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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周少麟先生 彼此都发出时

光如飞的感慨 为上海京剧院 五十 庆

典拜访他 听他在庆祝典礼上个性十足

快人快语的发言 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随

后又得知他喜收了徒弟 浙江和江苏戏剧

界的朋友专程赶来上海祝贺 大家还在一

起畅谈 高兴麒派后继又添新生力量 弹

指间也有月余 可是 还是感到一切似乎

就发生在昨天

很多人说 少麟先生身上如今越发生

出了乃父的风范 眼神深邃 表情丰沛 性

格果决 只是他出门时需要一根手杖了

那是噩梦般的 十年 岁月留给他的纪念

虽然很早就知道 少麟先生闯荡天下的时

候 并不希望过多倚重乃父的名号 但是

这才是人们最大的感叹 岁月虽然无情

而那些在品格操守和艺术魅力上都让人滋

生高山仰止感觉的人物 即使时光流逝

岁月不再 他们在世人心目中的烙印也是

深刻的 没有人可以轻易遗忘他们 流逝

的岁月 反而会时时加重他们在人们心中

的印记 他们永远是升值的

周信芳就是这样的人物 虽然他不是

什么终身教授 不是什么硕导 博导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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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怎么着也比不上活人的满足要求要

紧 一切都是可以改一改的 许多的东

西 也都已经到了非得改一改不可的地

步了

这是中国传统戏曲遭遇到的第一次

冲击 其来势汹汹 颇有些不可阻挡的

意味 也像一场大地震 震中就在远东

第一大都市上海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化启蒙 其

中的大部分中坚干将本来就是一些具有

独立思想和世界视野的知识分子 比如

梁启超诸人 在文化和戏剧领域 他们

早就对晚清时候那种不三不四的京剧演

出氛围看不下去了 就是那种坐在戏院

里 把看戏叫做听戏 如果有谁不小心

冒出一句去戏园子看戏的话 就一定会

被别人讥笑一番 会被认为是外行看不

懂的氛围

在梁启超等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意识当中 那种戏园子里闭着眼睛 拍

着板眼 摇头晃脑欣赏京剧 看到兴奋

处突然亢奋 大喝一声好的情景 代表

的就是满清的遗老遗少 代表的就是腐

朽和灭亡 京剧再不改良 更当如何

还是在上海 年轻有为的周信芳赶

上了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现在看来

周信芳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那场戏剧改

良运动中 并没有如当时其他许多知识

分子那样 把锐气和斗志放在高喊口号

唱高调之上 他在其中充当的是埋头开

垦的实力派角色

汪笑侬是中国戏剧改良活动中的

大佬级 人物 他原本是清朝的举人

还在河南等地做过县太爷 后来因为得

罪了当地权霸劣绅被罢官 汪笑侬充分

发挥并实践了传言中无官一身轻的调侃

做派 在遭遇罢官之后 他干脆就辗转

上海以下海唱戏为专事职业了 并且身

体力行地做了戏剧改良运动的急先锋

汪笑侬 潘月樵 夏月珊 夏月润 冯

子和等一大批人 在上海掀起了中国戏

剧改良史上不可或缺的时装戏 改良新

戏的一次次新高潮

所以 那时候的观众 很可能经常

会在戏剧舞台上看到穿西装旗袍的周喻

和小乔谈爱情和人生 穿西洋时装 唱

西皮流水 板腔戏曲 构成了那时候舞

台上一道奇特的风景 热闹终归是热闹

的 可是 权宜之计的成分也很明显 其

实 是急需要内行加入进行引导

血气方刚的周信芳大受戏剧改革的

热烈气氛感染 他毅然投身戏剧革命的

行列 他尝试着演出的第一个时装京剧

是 民国花 单看剧名就感受得到其中

浓郁的革命氛围 随后 他又出演了讽

刺袁世凯复辟卖国的寓言剧 新三国

获得成功 不久 袁世凯杀害了国民党

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全国民众愤怒异

常 周信芳一周之后 就在新新舞台上

演出了新戏 宋教仁遇害 周信芳在剧

中的长篇念白 再次激荡着剧场观众的

心声

在上个世纪缤纷多彩的十里洋场上

海 结识田汉在于周信芳更像是一个冥

冥中的契机 此后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

举足轻重的田汉 也在周信芳的艺术人

生中占有了非凡的地位

一个历史史实是这样的 19 2 7 年 1 2

月 田汉麾下的南国社在上海艺术大学

组织了一场名曰 鱼龙会 演出 为什

么取了这么样一个怪怪的名字呢 田汉

自己解释说 我们这些人是鱼 现在请

两条龙来参加演出 一条龙就是周信

芳 另外一条是当时业已大名鼎鼎 后

来长期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

倩先生 那一天 周信芳 欧阳予倩和

京剧名家高百岁 唐槐秋合演了六幕京

剧 潘金莲 今天 我依然觉得万万不

可小看这次京剧 潘金莲 的演出 在

形式上 它采用欧阳予倩的剧本 并使

用了分幕制 这些在今天京剧演出中习

以为常的方式 在当时几乎有着破天荒

的作用

最关键的还是这台六幕京剧 潘金

莲 的内容 六十年后 当四川的怪才

魏明伦在自己编剧的川剧中出现欲为潘

金莲翻案的苗头时 几乎使全社会为之

哗然 这样 我们就可以想像 当周信

芳扮演的武松 在时间上溯至民国年间

的戏剧舞台上 持刀直逼潘金莲 他要

挖出潘金莲的一颗心 来祭奠含恨死去

的武大郎 欧阳予倩扮演的潘金莲说了

以下台词 二郎 这雪白的胸膛里 有

一颗赤诚的心 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

了 你不要 我只好权且藏在这里 可

怜我等着你多时了 你要割去吗 请你

慢慢地割吧 让我多多地亲近你

我们现在当然看不到当时剧场里观

众目瞪口呆的样子 但是 身为戏剧家

的田汉在演出结束后对周信芳和欧阳予

倩说 我听到那段最后的台词 我完全

陶醉了

然而 周信芳的探索并没有停驻

1 9 2 3 年 周信芳为了推出京剧 追韩

信 他特意认真研读了 史记 他对

炮烙柱 扫松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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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老票友还深情回味 他说如今有超

女 周信芳当年初出江湖 情形很可能就是

一个响当当的超男啊

老前辈王鸿寿自然更是对周信芳呵护

有加 所以 随后周信芳就已经享受王鸿寿

每月开给他的 6 0 元包银了 在当时 周信

芳的这笔收入 完全是可以用来分担家庭

日常开支的 而且 因为年龄已经满了7 岁

故他的艺名也改为 七龄童

19 0 7 年 周信芳1 2 岁的时候 这一年

应该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地点是在上海 在当时大名鼎鼎的丹桂第

一台的演出 可以说是最早创立了他的演

艺生涯中具有标志性的符码 因为前台写

海报的上海老王先生写错了海报 七龄

童 从此变成 麒麟童 第二天 当上海

的 申报 时报 等都以大副标题报道麒

麟童昨夜的隆重演出之后 近现代中国京

剧史上一个开拓性的人物 从此在上海正

式亮相

投身改良 在京剧界闹革命
至今令人无法不扼腕感慨的, 是大师周

信芳对于中国戏剧的生逢其时

1 9 世纪的最后十年 中国社会的一切

都可以用波澜壮阔四个字来进行概括 轰

轰烈烈的辛亥革命 与其说是企图带给中

国人一个外在物化的新世界 倒不如说是

在精神领域里撕裂了一道厚实的帷幕 向

千百年来忠厚的固守着传统的中国人展示

了一番世界新气象 原来 一切都可以不是

皇帝老子说了算的 祖宗的东西固然要紧

周信芳与梅兰芳

周信芳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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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怎么着也比不上活人的满足要求要

紧 一切都是可以改一改的 许多的东

西 也都已经到了非得改一改不可的地

步了

这是中国传统戏曲遭遇到的第一次

冲击 其来势汹汹 颇有些不可阻挡的

意味 也像一场大地震 震中就在远东

第一大都市上海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化启蒙 其

中的大部分中坚干将本来就是一些具有

独立思想和世界视野的知识分子 比如

梁启超诸人 在文化和戏剧领域 他们

早就对晚清时候那种不三不四的京剧演

出氛围看不下去了 就是那种坐在戏院

里 把看戏叫做听戏 如果有谁不小心

冒出一句去戏园子看戏的话 就一定会

被别人讥笑一番 会被认为是外行看不

懂的氛围

在梁启超等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意识当中 那种戏园子里闭着眼睛 拍

着板眼 摇头晃脑欣赏京剧 看到兴奋

处突然亢奋 大喝一声好的情景 代表

的就是满清的遗老遗少 代表的就是腐

朽和灭亡 京剧再不改良 更当如何

还是在上海 年轻有为的周信芳赶

上了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现在看来

周信芳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那场戏剧改

良运动中 并没有如当时其他许多知识

分子那样 把锐气和斗志放在高喊口号

唱高调之上 他在其中充当的是埋头开

垦的实力派角色

汪笑侬是中国戏剧改良活动中的

大佬级 人物 他原本是清朝的举人

还在河南等地做过县太爷 后来因为得

罪了当地权霸劣绅被罢官 汪笑侬充分

发挥并实践了传言中无官一身轻的调侃

做派 在遭遇罢官之后 他干脆就辗转

上海以下海唱戏为专事职业了 并且身

体力行地做了戏剧改良运动的急先锋

汪笑侬 潘月樵 夏月珊 夏月润 冯

子和等一大批人 在上海掀起了中国戏

剧改良史上不可或缺的时装戏 改良新

戏的一次次新高潮

所以 那时候的观众 很可能经常

会在戏剧舞台上看到穿西装旗袍的周喻

和小乔谈爱情和人生 穿西洋时装 唱

西皮流水 板腔戏曲 构成了那时候舞

台上一道奇特的风景 热闹终归是热闹

的 可是 权宜之计的成分也很明显 其

实 是急需要内行加入进行引导

血气方刚的周信芳大受戏剧改革的

热烈气氛感染 他毅然投身戏剧革命的

行列 他尝试着演出的第一个时装京剧

是 民国花 单看剧名就感受得到其中

浓郁的革命氛围 随后 他又出演了讽

刺袁世凯复辟卖国的寓言剧 新三国

获得成功 不久 袁世凯杀害了国民党

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全国民众愤怒异

常 周信芳一周之后 就在新新舞台上

演出了新戏 宋教仁遇害 周信芳在剧

中的长篇念白 再次激荡着剧场观众的

心声

在上个世纪缤纷多彩的十里洋场上

海 结识田汉在于周信芳更像是一个冥

冥中的契机 此后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

举足轻重的田汉 也在周信芳的艺术人

生中占有了非凡的地位

一个历史史实是这样的 19 2 7 年 1 2

月 田汉麾下的南国社在上海艺术大学

组织了一场名曰 鱼龙会 演出 为什

么取了这么样一个怪怪的名字呢 田汉

自己解释说 我们这些人是鱼 现在请

两条龙来参加演出 一条龙就是周信

芳 另外一条是当时业已大名鼎鼎 后

来长期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

倩先生 那一天 周信芳 欧阳予倩和

京剧名家高百岁 唐槐秋合演了六幕京

剧 潘金莲 今天 我依然觉得万万不

可小看这次京剧 潘金莲 的演出 在

形式上 它采用欧阳予倩的剧本 并使

用了分幕制 这些在今天京剧演出中习

以为常的方式 在当时几乎有着破天荒

的作用

最关键的还是这台六幕京剧 潘金

莲 的内容 六十年后 当四川的怪才

魏明伦在自己编剧的川剧中出现欲为潘

金莲翻案的苗头时 几乎使全社会为之

哗然 这样 我们就可以想像 当周信

芳扮演的武松 在时间上溯至民国年间

的戏剧舞台上 持刀直逼潘金莲 他要

挖出潘金莲的一颗心 来祭奠含恨死去

的武大郎 欧阳予倩扮演的潘金莲说了

以下台词 二郎 这雪白的胸膛里 有

一颗赤诚的心 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

了 你不要 我只好权且藏在这里 可

怜我等着你多时了 你要割去吗 请你

慢慢地割吧 让我多多地亲近你

我们现在当然看不到当时剧场里观

众目瞪口呆的样子 但是 身为戏剧家

的田汉在演出结束后对周信芳和欧阳予

倩说 我听到那段最后的台词 我完全

陶醉了

然而 周信芳的探索并没有停驻

1 9 2 3 年 周信芳为了推出京剧 追韩

信 他特意认真研读了 史记 他对

炮烙柱 扫松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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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周少麟先生 彼此都发出时

光如飞的感慨 为上海京剧院 五十 庆

典拜访他 听他在庆祝典礼上个性十足

快人快语的发言 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随

后又得知他喜收了徒弟 浙江和江苏戏剧

界的朋友专程赶来上海祝贺 大家还在一

起畅谈 高兴麒派后继又添新生力量 弹

指间也有月余 可是 还是感到一切似乎

就发生在昨天

很多人说 少麟先生身上如今越发生

出了乃父的风范 眼神深邃 表情丰沛 性

格果决 只是他出门时需要一根手杖了

那是噩梦般的 十年 岁月留给他的纪念

虽然很早就知道 少麟先生闯荡天下的时

候 并不希望过多倚重乃父的名号 但是

这才是人们最大的感叹 岁月虽然无情

而那些在品格操守和艺术魅力上都让人滋

生高山仰止感觉的人物 即使时光流逝

岁月不再 他们在世人心目中的烙印也是

深刻的 没有人可以轻易遗忘他们 流逝

的岁月 反而会时时加重他们在人们心中

的印记 他们永远是升值的

周信芳就是这样的人物 虽然他不是

什么终身教授 不是什么硕导 博导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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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扎实牢靠的舞台表演基础 其二就

是他登台表演初期 兼收并蓄 博采众

长 再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有的放矢的

改造 这样的两个阶段 无疑是为麒派

艺术的形成 勾出了一个脉络 划出了

一个大致的体系

对于 拿来主义 的高明运用 应

该说也是周信芳在艺术造诣上的过人之

处 也就是说 周信芳对于 拿来主义

的运用 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 更不是

简单地全盘接受 比如话剧的故事叙述

和情节结构 比如电影镜头表现对于京

剧身段的启示等等 他的选择目的是明

确的 他的选择标准也很严格 这就是

一切围绕着自己表演艺术的进步和提

高 为我所用 登峰造极 是他的选择

要求

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先生说 艺术家

之独创风格之所以能够形成 是一个艺

术家锻炼的问题 然而也不光是一个艺

术家的锻炼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和艺

术家的文化修养 艺术修养 乃至世界

观都有关系 同时 个人风格也不是向

壁虚造出来的 而是艺术家在广博地观

摩 钻研许多前辈和同辈艺术家的卓越

成就以后 再融会贯通而创造性的发展

之结果 周信芳先生的麒派艺术就是依

据上述的艺术规律而创始 而形成 而

确立的

除此之外 用脑子演戏 而不是单

纯运用自己的肢体 学会思考 并竭力

表达自己的独立艺术见解 应该是周信

芳为后学者留下的宝贵艺术经验 年轻

时候的周信芳 有幸得以观摩前辈大师

谭鑫培的精彩演出之后 他深深为谭鑫

培表演时丰富的表情 眼神变化 以及

出神入化的舞台表现技巧所叹服 他觉

得有一些东西到了非要表达不可的地

步 经过一番思索 在演出之后加夜班

书写成文 这就是他随后在上海 梨园

公报 上撰写的两篇文章 谈谭鑫培

和 怎样理解和学习谭派 着重谈了他

观摩谭鑫培京剧表演的心得体会 情切

意真 是非常独特的真知灼见

周信芳以文字梳理自己艺术感悟的

做法 看似简单 其实却已经在昭示着

大师周信芳未来艺术道路的坦途和光

明 这也绝非危言耸听 前台的演员可

以通过文字梳理加工 并把自己的思考

感悟表达出来 历来就是中国戏剧界演

员的一大或缺 不用说当年 就是今天

各式研究生班毕业的演员朋友们 能够

用文字准确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 也并

不多见

舞台表演是演员艺术经验的外在呈

现 老实说还只是表象化的东西 脆弱

而且易逝 然而文字梳理才是进一步的

细化 是终成系统的一种呈现 也是思

考的进一步深化 力度和强度都上了新

的台阶 无论中外的艺术领域 自古如

此 问题还在于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的

重要性 所谓功夫在诗外的道理硬是有

许多人至今还不明白 大师周信芳的经

验 足以为诫

周信芳的另外一个心得只有三句话

那就是 任何人我都学 任何行当我

都学 任何戏剧我都学 这其实就是

他博采众长观点的细分 他学习各种行

当 学习各种流派 也就是打破了行当

和流派的清规戒律 这样 才有可能创

造出扬长避短的属于自己的艺术流派

麒派京剧的特征 说到底是一种人

性化 性格化的表演 它强调的是准确

和真实 比如宋士杰的老辣 萧何的执

拗顽强 徐策的温和不失练达 让观众

觉得舞台上的人物可感 可信 可知 坐

在剧场里欣赏时没有难度 只有高度

这一点 才成就了艺术精品的境界

麒派京剧的另外一个特征 则如周

信芳自己概括的 必须 知道世事潮流

合乎观众心理 你必须以货真价实的

表演和舞台展现 让观众喜闻乐见 并

且觉得此戏有所思 有所值 这才是最

为重要的 换句话 麒派京剧表演艺术

的这个特征 甚至可以概括为一种与时

俱进的典范艺术样式

这样 我们就不难理解麒派京剧的

大旗 为什么可以高扬在上海城市的上

空 而且日久弥新 因为上海这个开埠

较晚的城市 市民的文化消费心理 观

众的戏剧欣赏欲求 都已经被周信芳信

手拈来 融化在他的麒派京剧表演特色

当中 麒派京剧自然做了海派京剧的主

体 以麒派京剧为主体的海派京剧 自

然也就成了上海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 上海城市文化的灵动与神韵 就在

某种程度之上 生生不息地繁衍在海派

京剧的舞台上下

我依然记得若干年前的一个秋日午

后 在长乐路周信芳故居门口 几位老

人受捧鲜花 长久驻足 经过询问 知

道他们是来自加拿大温歌华的麒派票

友 他们这是长空凭吊心目中的大师

啊 此情此景 令人唏嘘不已 听少麟

先生说 这样的情景很多 老观众们还

在念念不忘他们的麒麟童

所以 周少麟先生不久前喜收弟子

之事 在 2 1 世纪的今天 就更是一个喜

讯 无论对于矢志不虞的麒派观众 还

是大师周信芳的在天之灵

除了大师 周信芳似乎没有其他虚

妄的封号 但是 仿佛也只有他 才可

以在上海这座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城市

里 担待得起京剧大师的封号 在他曾

经担任首任院长的上海京剧院草坪上

周信芳的塑像在夕阳里默默凝思 大师

无言 却好像在诉说着一切

海瑞上疏 四进士 徐策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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